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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甲流、寨卡、埃博拉……百姓
对病毒“谈虎色变”。侯云德痛恨曾夺去
长兄生命的传染病，从小立志学医，不让

“猛虎”伤人。
与病毒“斗”了一辈子的侯云德，8日

在人民大会堂站上了中国科学技术最
高领奖台。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
究员年近九十还在上班。

破格直升博士

侯云德1929年
生于常州，小时候半
工半读，养过鸡摆过
摊，仍成绩优异。

1958至1962年，
他在苏联医学科学
院伊凡诺夫斯基病
毒学研究所攻读副
博士学位。一到所
里，侯云德就遇上

“大事”，动物房小白
鼠大量死亡，专家束
手无策。他决心找出

“真凶”。
通过仔细调查

和反复试验，侯云
德判断“罪魁祸首”
是仙台病毒。采纳
他“清理动物房所有动物，彻底消毒环
境，切断传播链”的建议后，实验室恢复
运转。

留苏三年半，侯云德发表了17篇学
术论文。苏联高等教育部破例越过副博
士学位，直接授予他苏联医学科学博士
学位。

“侯老的勤奋让人叹服。他独立编
著的《分子病毒学》长达105万字，被奉
为病毒学‘圣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兼法
人代表武桂珍说，老先生毅力惊人，至
今坚持编译学术前沿信息，累计编译超
过500册。

地下室里当“创客”

26年前，侯云德开风气之先当“创
客”——— 在地下室里建起中试生产线，创
立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

“我去侯老办公室。他打开抽屉，指
着里面的论文说，希望它们变成药，让中
国百姓能用得上。”和侯先生一起创业的
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程永庆说。

侯院士曾连任三届“863计划”生物
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率领
团队相继研制出2个国家Ⅰ类新药和6个
国家Ⅱ类新药。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国家Ⅰ类新药——— 重组人干扰素α1b，
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和
产业化先河。

干扰素，是病毒“克星”，有广泛的抗
病毒活性。上世纪80年代，我国干扰素全
部依赖进口，20多年过去了，现在干扰素
大部分实现进口替代。

“从论文到新
药，商品化、产品
化、国际化9个字谈
何容易！有时连基
本试剂都没有，侯
老从国外带回各种
宝贵试剂，谁需要
他都给。”侯老学生
段招军说。

“干扰素α1b
副作用低，不会引
起高烧，我预计若
干年后将在国际市
场上取代国外同类
产品。”侯云德说，
生物技术产业将像
IT产业一样，深刻
改变人类生活。

建起传染病防控网

2008年，79岁的侯云德被任命为“艾
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
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他领导全体专
家组，顶层设计了我国降低“三病两率”
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传染病预防控
制的总体科技规划。

“三病两率”指艾滋病、病毒性肝炎
和结核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侯老在战略上抓住防控链条关键环
节——— 检测、筛查和鉴定病原体；战术上提
出传统技术与前沿基因组学、生物信息、蛋
白质组学交叉整合。”侯老学生、中国医学
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说。

在侯老等众多专家、医务人员多年
努力下，我国建立起72小时内鉴定和筛
查约300种已知病原体和筛查未知病原
体的检测技术体系。

跟病毒搏击了一辈子，侯云德从不
懈怠。“如果让我对年轻人说点什么，就
是要学点哲学。哲学是规律的规律，在更
高层次指导科研。认识实践再认识，直到
无穷。” 据新华社

执着科研60余年，他不搞科研就会
“犯瘾”；立志复兴中国火炸药，80多岁的
他仍奋战在科研一线，一年一半时间在出
差……他就是8日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
程院院士王泽山。

三次获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一等奖

在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上，王泽山发明的“远程、低过载、等模块”
发射装药技术，使我国身管武器的射程、
最大发射过载、炮口
动能等核心指标世界
领先，获国家技术发
明奖一等奖。

远射程与模块发
射装药是火炮实现

“高效毁伤、精确打
击、快速反应、火力压
制”的关键技术，这一
世界性难题，彼时已
到退休年龄的王泽山
偏要啃下这块“硬骨
头”。

经过20多年的钻
研，他独创补偿装药
理论和技术，我国火
炮在应用该技术发明
后，其射程能够提高
20%以上。

这并非是王泽山首次获得国家技术
发明奖一等奖。

1996年，他发明的“低温感度发射装
药与工艺技术”同样摘此殊荣。

60多年坚持不懈，王泽山不仅撰写出
版著作15部，建立了“发射装药学”，还主
持编写高校火药学系列教材10部410万
字，先后培养了90余名博士研究生。

如果不搞科研就像犯了“烟瘾”

为什么王泽山选择了冷门的火炸药
专业，一干就是一辈子？

1935年，王泽山出生于吉林。小时候
父亲经常悄悄提醒他，“你是中国人，你的
国家是中国。”

“不做亡国奴，就必须有强大国防。”
父亲的话让王泽山从小就暗下决心。1954
年的夏天，王泽山以第一志愿报考了哈军
工，并成为班上唯一一名自愿学习火炸药
的学生。

“直到现在，王老每年仍有一半时间
在出差，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
上。”秘书廖昕拿着每天满满的工作安排，

“所以他没有星期几的概念，说起时间都
是几月几号。”

在同事和家人眼中，王泽山是一个科
研重度“成瘾者”。“如果他的大脑不想问
题，一会儿就会浑身不舒服，就像犯了烟
瘾。”王泽山的学生、原南京理工大学校长
徐复铭教授告诉记者。

科研“很拼命” 生活“很将就”

火炸药研究经常要选择极端条件去
户外做试验，高温酷热、低温极寒是常有

之事。但年逾八旬的
王泽山每次试验都
要亲临一线，就在此
次获奖前一个月，王
泽山还两度前往沙
漠做试验。

“一次他带着我
们做实验，零下27摄
氏度，数据采集仪器
都不工作了，他却坚
持了一周，每天工作
10多个小时。”在王泽
山团队成员堵平研
究员看来，王老搞科
研的劲头之大，很多
年轻人都赶不上。

科研上如此“拼
命”，生活上却很“将

就”。到北京开会出差，王泽山经常爱住在
一家科研单位的地下室招待所。虽然上厕
所、洗澡都要跑老远，他却甘之如饴，“最
大的好处是没有人打扰，可以安安静静想
事情。”

在王泽山的办公室和家里，储存了不
少方便食品，这经常就是他的一日三餐。

“我对生活没什么要求，能吃到饭就很好
了。”王泽山说。

周围人都知道，王院士最怕“麻烦”。
参加学术会议，他总是开完会就走，不参
加会后聚餐；出差也不用秘书或其他人
陪，基本都是一个人。一次他被邀请参加
活动，由于穿得普通，又是一个人，现场工
作人员拦住问他“你是司机？”

“怕麻烦”的王泽山却从不麻烦别人。
按规定，院士可以配车。但几十年来，他出
门从不向学校要车，也不要其他人送，交
通问题都自己解决。

刚领完奖，这个“80后”老院士又雄心
勃勃向着新目标发起冲击，“无烟火药出
现100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无溶剂制造工
艺的难题，我们正计划用一种颠覆性发明
取代现有的技术。” 据新华社

“中国诺贝尔”王泽山
60年只做一件事 不搞科研就“犯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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